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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国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不幸去世，长眠

在他深耕和热爱的藏地高原之上。他的离世，是中

国电影界的损失，大家割舍不下的是，“故事只讲了

一半”的他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太多的惊喜，但现

在，这个惊喜浪潮的推动人，谢幕了。作为藏地电影

的旗手，万玛才旦创作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藏

地电影，开拓了藏文化的影像表达空间，并根植于藏

地的生存样态来关照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面临的

时代命题。在对万玛才旦的研究中，易于忽略的是

藏族身份背后的中国身份，是作为地域文化的藏文

化背后整体的中华文化，而透过万玛才旦在中华传

统文化涵养下形成的诗性镜语，一个在现代化和全

球化语境下陷入文化困境的藏地影像横空出世，一

个在时代进程中迷茫而又蕴含期待的中国形象清晰

可见。

一、影史新篇：藏族身份与藏地电影的开启

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年之际，万玛才旦

以其首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点燃了藏地电影的第

一束炬火，此后，《寻找智美更登》(2009)、《老狗》

(2011)、《五彩神箭》(2014)、《塔洛》(2015)、《撞死了一

只羊》(2019)、《气球》(2020)等电影相继出世，在国内

外电影节的加冕中引起了广泛地关注。这位藏族出

身的电影导演以根植藏地真实生活图景的叙事、驱

魅性的景观文化展现、立足藏地文化的审慎思考，为

中国藏地电影、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带来了一种新的

可能。

将万玛才旦的创作置于百年中国电影史的视阈

之下，可以非常清晰的审视出其与其他以藏族为题

材的电影作品的差异。从 1953年凌子风创作的《金

银滩》至今，以藏族为题材的中国电影作品数量蔚为

可观，并且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

文本形态和美学特征。1949-1966的“十七年”时期，

一大批以少数民族为题材的电影登上历史舞台，《金

银滩》《飞跃天险》、(1959)《农奴》(1963)等电影将视角

投向藏地，以政治叙事的方式来实现电影创作与国

家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更多地承担着国家意识形

态宣扬和民族政策传导的功用，藏区及其独特的民

族文化则被置为叙事的背景板，个体的生存现实和

民族的文化空间被国家政治的宏观表述所遮蔽，缺

少对于藏地真实生存图景和藏文化核心理路的呈现

与思考。改革开放以后，谢飞、田壮壮等导演对藏地

进行了更深入地探索，但在其表达之中更多的是一

种外来者视角下的个体化解读。田壮壮导演的《盗

马贼》(1986)着墨于一个以盗马为生的藏民，在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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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民宗教和信仰进行思索的同时以影像层叠出藏

地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谢飞导演的《益西卓玛》

(2000)谱写了一首动人的藏地情诗，字缝中埋藏的则

是时代变迁下藏地的巨大变化。冯小宁的《红河谷》

(1999)、陆川的《可可西里》(2004)也都将镜头对准那

片广袤神秘的土地，试图对藏地及其文化进行解

析。但正如谢飞所说，“终究拍好他们民族的东西还

得靠他们自己的人员，否则，我们的隔阂还是比较大

的。”①虽然汉族创作者们试图理解、贴近藏地，但始

终无法深入藏族文化的内核。一方面，在电影的视

觉表征上，创作主体民族身份的限制易于陷入藏地

影像景观化呈现的惯性之中，更偏向于一种民俗学

意义上的图景叙事。另一方面，作为外来者难以深

入藏文化的真实空间，难以体悟藏民族的真实生存

状态，只能以更为宏大的人类普世情感来遮掩缺位

的藏人的真实命运。“由于缺少了藏民族的主体身

份，即便能够触摸到藏民族的文化标识，呈现出藏族

生活的空间特性，但是依然很难触及其文化与民族

精神的内核。”②

在这种境况之下，具有藏族身份的电影创作主

体就显得至关重要。学者朱靖江将人类学中的“主

位”和“客位”概念挪用到对少数民族电影的讨论中

来，认为“‘主位’电影创作者更为自觉地归属于一个

持有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③作为

一名藏族多栖艺术家，万玛才旦的“主位”创作者身

份毋庸置疑，他以一种“内视角”来透视藏族人民的

真实生活状态和藏文化的独特内涵，并试图通过影

像来建构起通向藏族文化空间和生存图景的路径。

谢飞导演曾对万玛才旦的短片《草原》(2004)予以过

高度评价，认为“这部电影证明了，不懂藏语、不是藏

族人，不会拍出真正的藏族电影”，④这进一步佐证了

具有“主位”创作者身份的藏族导演在藏地电影中居

于不可或缺也不可动摇的地位。区别于以往以藏族

为题材的“客位”电影，在影像表层上，藏族身份使得

万玛才旦的电影天然地摆脱掉了景观式的呈现藏地

自然景观、奇观化的复刻藏族文化习俗的创作理念，

以一种纪实性的影像来呈现藏族人民最真实的生活

状态。在《静静的嘛呢石》中，影片并未过多地聚焦

于在其他民族观众看来神秘猎奇的小喇嘛的宗教生

活，而是平实地贴近往返于世俗与宗教的一个儿童

的真实情感。《塔洛》中的场景也并未将重心放在苍

凉肃穆的牧地，牧羊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质的行为

也被有意识的搁置到叙事的角落，万玛才旦有意的

以这种方式对抗着观众对于藏地的想象。以往的藏

族题材作品“对藏人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忽略是

非常普遍的，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你几乎看

不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活生生的人。你看到的更

多是表面的东西”。⑤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不满，

万玛才旦执着于在影像作品中关照最为真实的藏族

生命个体，通过真实的文化符号来搭建一个真正的

藏族空间。

此外，藏语的使用也是万玛才旦的创作重要特

征之一。藏语是藏民族文化的身份表征。藏语言文

学、自修中文系和藏汉文学翻译的教育经历使得万

玛才旦能够在汉语和藏语两种语言间穿梭自如，同

时也使得他体悟到语言之于一个民族文化表达的重

要性。藏语使用成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藏地电影的

重要途径。此前以藏族为题材的电影中出于各种原

因，大多都采用汉语或者汉语配音，使得其在表层形

式上便处于一种在两种文化空间中游离的状态，非

藏族观众难以在观感上找到藏地电影的辨识符码，

藏族观众更难以获得文化身份上的归属和情感的认

同。在《塔洛》中，万玛才旦精心地构置了关于语言

的形式寓言，使我们得以清晰地认识到藏语之于一

个藏族普通生命个体的重要性。塔洛能够流利地用

汉语背诵出《为人民服务》，但却在KTV中抗拒唱汉

语流行歌。藏族的歌唱形式拉伊成为连身份证都没

有的他获得民族身份归属的重要方式。表层形式上

的景观驱魅、母语藏语使用等是万玛才旦电影内里

触碰藏族人民个体命运、群族历史和文化信仰的重

要方式。

万玛才旦及其作品为中国藏地电影、少数民族

电影的创作带来了另一种视角，对于中国民族电影

的发展意义重大。横向上，在影视史学意义上重新

定义或者确定了藏地电影的真正内涵，开启了藏族

题材电影新篇章，开创了藏语电影新时代，而且开拓

了中国民族话语表达的空间。纵向上，万玛才旦还

饮水思源地对藏地青年导演进行扶持，影响并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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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批具有“主位”身份的创作者参与到本民族的影

像话语表达之中。2011年，万玛才旦的团队中的松

太加开始手执导筒，拍摄了《太阳总在左边》(2011)、
《河》(2015)、《阿拉姜色》(2018)等根植藏地的作品，执

着于通过藏族人的个体命运来透视人类共通的生存

境遇，进而去触摸更为宏大和普世的人类情感问

题。西德尼玛、道尔巴、德格才让、久美成列等导演

也都以影像来书写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情感，新力

量的加入在不断扩充着藏地电影的序列和内涵。从

万玛才旦开始，一股从涓涓细流到声势浩大的藏地

新浪潮正在不断塑造着真正的藏文化空间，藏族电

影长期缺位的情况下，以往藏族题材电影所构建的

奇观化、消费化，荒凉神秘、充斥着大量文化符号的

想象中的藏地空间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真实、

充满情感的真正意义上的西藏。

万玛才旦以其藏族身份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藏

地电影时代，在完成民族文化空间构建和民族话语

表达的同时翻开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崭新的一页，

以深厚的作者性和丰富的美学内涵扩写了当下中国

电影创作的审美版图，在被中国主流文化认可的同

时，也被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电影界所接受。

二、时代母题：根植藏地的困惑与焦虑

史学意义上，万玛才旦成就了具有独特性的藏

语、藏地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这无疑是

划时代的节点。而在内容和主题方面，万玛才旦的

作品群显然还有着更为宽泛的讨论空间。

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群体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所

呈现的复杂状态是万玛才旦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传统的生活结构、思

想观念面临亟需转型的需要，民族文化陷入到话语

不适的困境之中，当这种时代的演进落到个体生命

之上，呈现出一种更为清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的双重困顿。对于深受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

文学和改革文学影响的万玛才旦来说，这种状态的

感知尤为敏锐，而其也将这种复杂的时代境遇编织

为一个个精巧的民族寓言，在表现个体的生存境况

的同时，透析出藏民族在现代化的时代语境中所出

现的困惑、焦虑、迷茫和无所适从。在万玛才旦的第

一个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中，现代文明的衍生

物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侵入到藏族传统生活当

中，电视机和DVD作为现代文化的物质载体往小喇

嘛的生活中投入了一颗石子，在其精神世界里震荡

出巨大波澜。在被《西游记》的内容吸引的同时，小

喇嘛也在不自觉地被其影响、改变，与计划朝圣之旅

的老喇嘛一起成为《西游记》的现实投射。《寻找智美

更登》以公路片的形式完成了对传统藏戏《智美更

登》的质询和解构。当歌手问出“智美更登代表了什

么?关怀?慈悲?爱?他凭什么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施

舍给别人?”之时，传统文化因其不合时宜的部分在

现代文明个体生命权利的质问下短暂的失语。对藏

文化的自觉反思和对现代文化的质疑是万玛才旦作

品主题的一体两面，在为藏族文化注入新的力量的

同时，现代化所衍生的消费主义也在逐渐侵蚀甚至

摧毁藏族传统的文化和信仰。在《老狗》中，民族传

统与商业文化进行着角力，在藏民传统生活中占据

重要地位的藏獒被当做消费的物品进行交易，父亲

在与近利的儿子的拉扯中最终亲手杀死陪伴十几年

的藏獒，喇叭中传来的广告仿佛在敲响藏族传统生

活方式的丧钟，沉重的无力感弥漫在整部电影之

中。到了《五彩神箭》之中，这种冲突以一种更为显

性的方式呈现：射箭比赛成为传统生活与现代化角

逐的隐喻，扎东最后无法抓起祈福的泥土，因为传统

的藏族文化土壤已经开始崩裂。

图1.电影《静静的嘛呢石》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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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万玛才旦的思考和其作品的意义不止于

此，在其作品序列中，可以抽丝剥茧地析出其中层递

的关于群族与国家的话语逻辑。藏人，有自己的地

理空间、独特的文化，又身处在中华大地的政治经济

氛围之下，与中国各族人民共享时代大环境，面对现

代化冲击的共同时代命题，万玛才旦的作品不仅传

达了藏族同胞对于社会变迁的独特反应，还表达了

当下中国的时代境遇，传达了身处传统与现代交汇、

交融的时代，在全球化、消费主义冲击下中国人的困

惑、焦虑和选择。所以，从内容与时代的关系上看，

万玛才旦的作品是藏地、边地的民族话语表达，写的

是高原现代化、草原现代化下的普通生命个体。他

们和内地、汉地的人一样经受着时代的冲击，一样带

着焦灼与期待。他是以他熟悉、他热爱的藏人、藏地

为表现对象，从个体透视整体、从边缘回望中心，去

正视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下，传统文化的失语是藏

地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共同面临的挑战，正如《静静的

嘛呢石》中故去的刻石老人，诵经声中吟唱的是刻石

技艺的断代，以及其背后潜藏的藏文化、中华传统文

化的失落隐喻。在时代的大潮中，年轻一辈迅速地

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

取代原本的传统观念，而作为藏族人信仰的外化，

“写在大地上的经书”——嘛呢石的雕刻无人问津。

将其去族裔化、去地域化之后，其主题内里与《百鸟

朝凤》(2013)如出一辙，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

化的转型中也都面临着流失的困境，其中一些更是

岌岌可危地处于凋敝之中。在《老狗》之中，这种民

族性的特质和差异更是被压缩到了最小，以藏獒作

为文化冲突的影像符号，不去刻意强调藏族与其他

民族之间的特异性，而是探寻一种更为普遍的现世

经验。父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一方的生存空间已经

被消费主义挤压得所剩无几。作为传统牧民生存的

重要依赖，藏獒不仅能够守卫牧人和牲畜的安全，更

是体认民族身份的重要符码。在这种意义上，对藏

獒的贩卖，尤其是对陪伴十几年的老狗的贩卖，无疑

是对民族身份及其所根植的信仰和文化的背弃。当

传统生活中重要的一环成为交易的商品，不仅意味

着传统的生活结构被打破，更意味着失去藏族文化

支撑的个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迷失。所以，在儿

子的逼迫、商人的诱惑下老人的选择显得尤为可贵，

宁为玉碎的坚守在惨烈的秉持藏族传统的同时，也

道出了一种无可奈何。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

大成。正是各民族纷繁各异的民族文化共同铸就了

气象瑰丽、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

一部分，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的艰难转型对中华

文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华文化整体上也面

临着同样的困局，这在万玛才旦的民族寓言中可以

管窥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整体性挑战。如

果说《老狗》带来的启示是惨痛和决绝，那么到了“藏

地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塔洛》中，悲怆的无力感则达

到了高潮。在这部电影中，塔洛是十分典型的传统

藏民，留着小辫子，没有身份证，抽老式的卷烟，在苍

凉的牧地中与羊群作伴，与狂风共歌。但现代文明

迫切地要求其建立新型的社会身份。进入县城后，

塔洛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影片《野山》(1986)中的

桂兰一样，被现代化的社会所震惊。不同的是，桂兰

面对“震惊”，重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从变革内心开

始，她要活的像个“人”。塔洛也尝试向“现代人”转

型，但很快遭受了“现代人”普遍的境遇，被金钱、花

花世界所诱惑。最终，塔洛的价值体系像他名字的

汉语读音一样“塌落”了。当传统的价值观崩塌，彷

徨的塔洛处在牧场和城镇之间，不知往何处归去。

在这种意义之下，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万玛才旦能够

拍摄一部特别独特的电影《喇叭裤飘荡在 1983》
(2008)时就不会觉得奇怪，只是同一主题在不同的族

群、不同的时空呈现而已。

面对着藏地与整个中国共同的时代母题，万玛

才旦以根植藏地的影像寓言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如

同《寻找智美更登》的片名一样，万玛才旦通过这部

电影完成了对答案的寻觅。万玛才旦并没有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明并置为非我即他的二元对立，而是

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不断地进行着思辩。在电影中，

他将“施舍妻子与孩子”和“施舍眼睛”的行为分割开

来，在完成现代文明对落后思想的质询之后，也在感

叹智美更登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流逝。现代化的潮

流势不可当，现代文明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在这种

情境之下，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落后的部分必然要

舍弃，而其中的精神根基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

以发展和强盛的生生之力，这是万玛才旦基于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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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给出的答案，也是中国面临时代转型所给出的

中国方案。如同《五彩神箭》所启示的那样，传统的

射箭工具已经被跟不上现代生活的节奏，会逐渐地

被现代弓箭所取缔。但“神箭”作为精神性的图腾，

将是一个箭手、一个民族永恒的力量。

三、传统为基：中华文化涵养下的诗性美学

除却在电影史学意义上的开拓、在主题内涵上

对民族、国家现实的深刻观瞻，万玛才旦在形式表达

上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镜语体系。在使用大量固定

镜头、长镜头完成对民族现实的影像再现同时，万玛

才旦的作品还具有深厚的文学意味，如同一首淡然

的藏族叙事长诗，以简洁的语言雕琢出意涵悠远的

民族寓言，平淡之中藏玄机，于无声处现智慧。他的

叙事，波澜不惊、娓娓道来之中并不觉得单调寡味。

藏族的山川河流、草原牧场在万玛才旦的影像中充

斥着诗情。更重要的是，他的电影语言也饱含韵味，

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在中华文化涵养下滋生的诗性美

学。这突出表现在他对物象的运用，对基于藏地的

意象谱系的创造，以及使用留白在文本之外涵养出

的无尽余意。

(一)藏地意象谱系

“意象”概念是中国美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周

易》中提出“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世间万物被艺

术家攫取并摄入文本，成为物象，然后在艺术家的情

感投射、意义赋予下成为意象，意象又叠加形成意象

群，意象群孕育出意境，开辟出一条“物—象—意”的

美学表达路径。南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

出，“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

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⑥将

“意象”之于艺术创作的功用提升到“首术”和“大端”

的高度。

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中，对于意象的使用和追求

从未停止，中国导演在一步步的探索之中通过独具

东方魅力的意象生成逐渐确认了中国电影独特的艺

术品格。万玛才旦也延续了这种美学追求，根植于

藏地的传统文化，从其独特的风物中取象，通过意象

的叠加生成的意象群，完成对审美意境的追求和呈

现。《气球》的创作便是由意象开始。万玛才旦在访

谈中提到：“看到街上飘着一个红气球，觉得那个意

象特别美，特别有电影感。之后我就开始展开想象，

慢慢就联想到了白色的‘气球’。”⑦影片以“白气球”

开始，以红气球在藏族上空飘荡作为结束，而红白气

球作为最为核心的意象贯穿在影片始终，承载着生

育、轮回、现代文明的秩序与规则等多重意蕴。在一

种诗意的氛围之下，所有人都抬头望向飘摇而上的

红色气球，“规则和秩序最后以意象化的形式飘在天

上，看上去很遥远，但其实居高临下，笼盖众生无所

不在，每个人都身处其中无法逃脱”。⑧除此之外，对

于传统与现代并存的时代命题，万玛才旦常以两个

具有矛盾性的对称意象来指代。在《老狗》中，父子

二人进城分别采用骑马和骑摩托车的方式。两种交

通工具承载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和观念，但即使无论

父亲如何坚持，传统的马匹始终无法追赶上现代进

程不可阻挡的脚步。《撞死了一只羊》中，秃鹫和飞机

在巴金两次抬头时飞过，新的时代强势的侵占和取

代着旧时代的空间。动物也是万玛才旦惯用的一个

意象来源，如《塔洛》中失去母亲的小羊羔最终死去，

脱离了文化母体的“旧塔洛”也不复存在；《老狗》中的

藏獒被父亲掐死，藏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被唯利至上

的观念扼住了咽喉；《气球》中的种羊、无法生育的母

羊则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藏族人的生育观念。

“意象生成源于诗性直觉，指向诗性意义”⑨，万

玛才旦从藏地现实中观物取象，在作品中形成了一

套独特的藏地电影意象谱系，并通过这套意象谱系

完成“尽意”，呈现出一种具有民族气质的诗性美学。

(二)留白以余意

“留白”是中国艺术中一个重要的创作观念，原

指绘画当中少着笔墨之处，后过渡到诗词、戏曲等其

他艺术形式当中。苏东坡在《送参寥师》中提到“静故

了群动，空故纳万物”，⑩言明留白的“空”处反而能容

纳更大思想意蕴，建构出一种具有“象外之象”“景外

之景”的想象空间，“言不尽意”之时，反而余意无穷。

对于《气球》的结局，万玛才旦并没有给出一个

明确的答案，意外而来的孩子并不在卓嘎家庭的计

划之中，但藏族传统观念中的生死轮回、生活压力的

不堪重负、生育政策的贯彻要求等为这个孩子的去

留赋予了更为沉重的考量。对于这个孩子，卓嘎最

终是怎样的抉择?这个留白式的结局就是万玛才旦

在影片之外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留下的“余

意”。在采访中，万玛才旦提到：“藏区的观众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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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为卓嘎最后会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对藏区的历

史文化、宗教、现实有更多了解的观众，可能也会认

为卓嘎最终会选择妥协。汉族地区或其他一些地域

的观众可能会认为卓嘎会有一个抗争，最终会把孩

子打掉之类的。”开放的解读空间之下三种迥然相

异的思考在现实层面完成了三种思想观念、文化的

对撞，在影片结束之后仍然延续着对观众的震荡。

同时，影片中讨论的主题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的回

响，与电影形成互文。正如同《小城之春》的结尾，戴

秀、老黄与章志忱一同走在通往外界的道路上，戴秀

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是回到断壁残垣的老宅，还是追

随章志忱走向生机勃勃的外界，一个开放的关于旧

中国道路抉择的隐喻是费穆留给观众的“余意”。影

片《塔洛》中同样如此，孤注一掷地走向“新生”的塔

洛断绝了回到过去生活的途径，但通往新生活的前

路却依旧渺茫不可期。影片在塔洛握住点燃的鞭炮

时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无穷的想象，但那股绝望、迷

茫与彷徨的情绪却比鞭炮的响声更大。此外，《寻找

智美更登》中，众人在遍寻无果后只得再次迈向未知

的前路，寻找的目的能够达成，又能否完成对藏文化

的寻根，是一个未知的答案。再者，作为重要角色之

一的蒙面女孩自始至终都没有展露过正脸，其容貌

究竟如何是万玛才旦刻意设置的悬念，这也使得观

众对这个神秘的女孩有着无限的遐想。“观众心里对

她形象的重新塑造可能会更加美好。”这个角色在

万玛才旦的留白的“遗憾”里得以无限的延宕。

万玛才旦以“空”的哲学，虽“言有尽”但“意无

穷”，以留白的方式对影片的结构、叙事进行编织，在

留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的同时，营造出一种开放、

包容、辽阔无尽的意境。

“当我们在尝试构建解读中国电影的话语策略

时，应当挖掘中国社会背后的特定文化机制”，厘清

创作者精神底层的文化踪迹。藏族身份使得万玛才

旦能够在作品中关照最为真切的藏区现实和触碰最

为核心的藏地文化，这是一直以来讨论和研究万玛才

旦创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但不可忽略的是在藏族

身份背后，万玛才旦还有着中国人这一更为重要的身

份。作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多元的中华文化和厚重

的藏族文化共同滋养着万玛才旦的创作，巡回在藏

地高原的他有着中华文化写就的精神底色。

结语

在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电影长期缺位的情境下，

万玛才旦以根植藏地真实生活图景的叙事、驱魅性

的景观文化展现、立足藏地文化的审慎思考翻开了

中国电影史的新篇章。拥有藏族身份的他开创了

“藏地电影新浪潮”，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创作版图；作

为中国人的他透过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来思索更为

宏大的国人、全人类的现实处境问题，立足边地与世

界对话，以中华文化涵养下的诗性美学传达出人类

命运共同体式的关照。

另一方面，在强调构建中国各民族精神共有家

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在重视中华文

化整体性的同时也在强调和凸显各民族文化的个

性。作为多元的中华文化中一个厚重的侧面，藏文

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万玛才旦等导演的作品中被

愈加凸显。这些作品序列在有力的对抗着西方对藏

地的他者想象的同时，也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文化进

行赓续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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